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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有煜的器物铭
◎徐继康

南通“孩儿巷”
与泰州

“多儿巷”
◎程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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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有个“孩儿巷”，泰州有
个“多儿巷”。“孩儿巷”与“多儿
巷”是一回事吗？不是！

通城人都知道，南通有个“孩
儿巷”。追溯“孩儿巷”这个名字，
还有一段典故。清同光至宣统年
间，每逢古历七月初七，南通城西
门外的这条巷子摆满了出售无锡
惠山泥人的铺子，那些泥人（泥孩
儿）五颜六色、杂彩纷呈，甚是好
看，达官贵人争议高价购买。状
元张謇及其兄张詧也很欣赏这种
精致雅丽、千姿百态的“土稚”，他
们曾多次购藏无锡泥人。这条巷
子也因此名气越来越大。各地来
南通敬香的人，回去时总要买几
尊泥人，作为菩萨敬奉，后人便把
这条专卖“泥孩儿”的巷子称为

“孩儿巷”。后“孩儿巷”又发展成
“孩儿巷路”。现孩儿巷路位于崇
川区主城区。孩儿巷路分“孩儿
巷南路”与“孩儿巷北路”两段。
孩儿巷南路北起人民路，南至任
港路，长0.6公里。改建前，路面
宽8米，道路线形多弯，每百米即
一弯，尤以跨任港河的木行桥，车
行道7米宽，交通事故频繁、通行
能力很低。1988～1989年，扩建
孩儿巷南路。调顺了道路线形，
路面扩宽至30米，其中车行道24
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3米，重
建木行桥，桥宽拓至24米。孩儿
巷北路南起人民路，北至原石灰
厂，长 2.1 公里（原为城闸路南
段）。1959年，通吕运河断路后，
改名为少先路，1981年定名为孩
儿巷北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4
米宽碎砖煤屑结构的简易路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利用大码头
附近水陆交通便利的条件，路西新
建了商业仓库、粮食仓库、建材仓
库、码头以及薄荷油厂、石灰厂等，
孩儿巷北路成为仓储区道路。20
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对孩
儿巷北路进行多次改建。1989
年，由沿线各单位集资35万元、政
府补贴12万元，将建材仓库至石
灰厂段1.7公里路段进行改建，将
碎石路面改建为沥青路面。

泰州“多儿巷”位于泰州北门
外稻河古街区北侧，是一条东西
向的小巷。多儿巷西头与天德巷
相接，东头和南北向的时家巷与五
条巷为邻。多儿巷向东是坡子街，
往西是西仓大街。泰州“多儿巷”
的名称由来是这样的：“多儿巷”原
名“兔儿巷”，传说古代巷中一户人
家妇女生养时，见到一只白兔，有
吉祥之兆，就名巷子为“兔儿巷”。
后因“兔”与“多”读音相近，且更为
吉祥、更为好记、好听、好叫，于是
又改称“多儿巷”。“多儿巷”的“多
儿”一词，也寓意人丁兴旺、多儿
多女、大富大贵。

这些年，除了字和画以外，读丁
有煜诗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在《双
薇园集》中，有一组《铭三十首》，却少
有人关注，这是极有意思的一组文
字，今不妨抄录如下：

书椟铭：十椟书，识几卷？寒日
长，暴日短。吾老矣，徒缱绻。

画椟铭：皇甫字，一字一缣，欠位
置；东坡画，日致酒米，失声价。二公
之意，维持遭际。造物与人，安用较
计？

端溪研铭：半尺围，千丈辉。羚
羊之峡石质脆，墨汁肥。世宝之，弗
疗饥。

破研铭：伴我雪夜，冻裂尔背。
尔以肤受，我以心殆。

笔筒铭：或颖或秃，或生或熟。
得拘束，免彳亍。

瘗笔铭：我命蹇，尔运蹇。酧尔
功，瘗尔骨。封尔退锋，处士之宅。

墨匣铭：玄鹤胆，黑龙津，二百年
后此磨人。

宋玉印铭：郎朗元祐，七字脱
二。君子阙疑，毋意为是，留以质考
古之士。

石印铭（面有指迹）：石面指面，
迹爱有用。爱癖不然，世藏其旧，奚
益哉！

香印铭：雕木维馨，印人印心，式
玉式金。

花尊铭：百卉传舍，乍开乍谢。
是谁速之？剪勿轻下。

玉藕片铭：佩圣人心，服君子
德。慎尔躁慢，是效是则。

方匏铭：圆者性，方者习。是人
掌中有大极，看取方匏师道立。

琥珀杯铭：兰陵香华筵光饱，壶
浆殊弗庄于囊。善藏，斯臧。

瓷灯铭：质尚薄，光易透。火尚
微，无瑕垢。落花深处，梦魂均瘦。

古瓯铭：哥耶？定耶？柴汝耶？
吾弗以厚价得之，深也广也，平正而
款致也。分升斗，奚复辞。爱忘其
丑，复奚疑。

强竹尺铭（得之海陵强项强生）：
强物色赤，扁节皱骨。此君阨，毋乃
当。两山之逼侧，而受制于硁硁之
拘，突者耶？

茶炉铭：解我渴，貌取也；滌我
膻，我心写；吹嘘一声，神交也。

烟筒铭：长精神，慰离索。出入
风云，玄黄飘泊。

香盒铭（一名花魂贮）：可接无
垠，可拟无伦。虚其腔子，而相见乎
太清。

辅耳鼎铭：三足弗行，双耳弗
听。彭亨其腹，安然饱栗。家国世
珍，用配牺牲。

镜铭：不鉴心而鉴貌，心无妍媸，
貌有美恶耶？山之容，水之面，日月
弗照亦不变。

短檠铭：我短视，作细字，白头对
之，挑移再四，得也失也无相弃。

纸窗铭：一页纸，万重山。竭目
力，弗喻闲。方寸肺腑，动与人看。

木榻铭：可以坐，母纵尔心；可以
卧，无役尔形。藤床竹簟，惟静斯宁。

瘦石铭：盘古像，伏龙状，冷无
尚。

药笼铭：岂无枳壳，莫与治愁。
不见萱草，何以忘忧？

杖铭：友直翼我骨，出门有功常，
德不忒。

香照铭：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归
洁其身而已矣！

这组文字放在“七言古”里，其
实并非诗，而是铭。所谓铭，就是题
写或镌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文人都
有铭文癖，喜欢在自己心爱的文房
器物上题词刻铭，以志意趣。最常

见到的是砚铭，比如朱尊翼、高凤
翰、纪晓岚等，都是撰铭达人，特别
是纪晓岚，可以说达到了每砚必铭
的地步。这些铭文，言简意赅，遣词
造句极是讲究，往往以物寓意，引人
深思，常常用以劝勉或自警。作为
南通州山林隐逸的顶流人物，丁有
煜同有铭文癖，从留存的诗文和器
物看，郑板桥与范景颐都曾给他写
过砚铭。其实，不仅请好友写，他还
自己动笔，这《铭三十首》就是其中
一组。对象已经由砚台扩充到日常
使用的器物，不仅有砚、笔、印、笔
筒、竹尺、香盒等文房器，也有铜镜、
茶炉、烟筒、木榻、手杖等生活器，甚
至连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也收在其
中。尽管铭不同于诗，更求简练深
远，这难不倒大名鼎鼎的个道人。比
如《杖铭》，他曾洋洋洒洒写过五律
《瘦杖三首》，而此铭，仅仅用了两句
半，特别是“德不忒”三字，便可一锤
定音。又如《破研铭》，这件寒潭石，
伴从六十载，已然是斋中旧友，他也
曾作过数首律诗反复吟咏，而在此
处——“伴我雪夜，冻裂尔背。尔以
肤受，我以心殆”，字字写实而句句
性情。再如《瘦石铭》，仅九字，前六
字写形，后三字写格，让人一见难
忘。《花尊铭》中，短短四句，既发出
人与花“是谁速之”的醍醐之问，又
有“剪勿轻下”的拳拳告诫。这些铭
文，实非老于世故者不能为之。虽
说惜字如金，但这老头还时不时露
出诗人的本性，比如在《瓷灯铭》的
结尾处，忍不住来一句：“落花深处，
梦魂均瘦”。

在古玩界，带铭文的器物，往往
身价十倍。数年前，曾遇丁有煜一
扇，而他带铭文的古器物，至今还没
碰到一个。

至今也没搞清楚，为什么
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已经
死了十八年的丁有煜，他的
《双薇园集》《双薇园续集》《与
秋集》全部遭到朝廷的焚毁。
更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三本诗
集竟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这个被称为“外八怪”的通州
老名士，素以书画印名扬大江
南北，其实他的诗也写得特别

好，他的友人徐 越称其诗“淘汰
铅华，独开幽邃”。翻看他的诗
集，确实寒潭秋水、古木丹枫，一
派磊落天真之气。也难怪，三百
年来一直传闻，说清代第一词人
纳兰容若就是他父亲丁腹松的
弟子，虽然丁腹松没有亲授过纳
兰容若，但教过他弟弟与儿子倒
真极有可能。当年明珠非常推
崇丁腹松，邀馆其家，尊为西席，

丁腹松才华无疑是一流的。丁有
煜久谙家学，幼负神童之誉，又活
到八十三，生平往来无不是名流
逸士，一身铜皮铁骨，诗文早已出
神入化。就连郑板桥、李复堂、李
方膺、黄瘿瓢那些眼高于顶的当
世狂人，只要说起他，也是绝对服
气的。听到丁有煜去世的消息，
目无余子的袁枚长叹一声：“个老
亡，江北无名士矣！”


